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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29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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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字樓的中央空調跟吳憶憶有仇似的，後半夜專往她工位吹冷風。

指針剛過晚上十一點，整層樓只剩她面前的電腦螢幕亮著慘白的光，映得她的臉更沒血色。螢幕上是那份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用戶行為分析報告，歪歪扭扭的修改痕跡刺眼得要命。

下午的畫面還在腦子裡迴圈播放——部門例會臨時加場，領導把這份報告摔在她桌上，唾沫星子噴了她一臉：“吳憶憶！你看看你做的爛東西！資料偏差這麼大，是想讓公司賠死嗎？！”

她當時懵了，張嘴想解釋這並不是她的最終版，卻被一道嬌柔的聲音截胡：“憶憶姐也不是故意的吧，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，不小心弄錯了......”

蘇曼站在旁邊，一臉“我替你解圍”的無辜表情，手卻悄悄往自己身後縮了縮，那裡攥著的，是一個形似小玩偶的U盤。

同事們的目光跟針似的紮在背上，有同情，有看熱鬧，還有幸災樂禍。吳憶憶張了張嘴，喉嚨裡像堵了團棉花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她不是不會辯解，只是懶得跟這群人掰扯。入職三年，她悶頭搞技術，從不參與辦公室八卦，也不站隊，結果就成了軟柿子——誰都能捏兩下，鍋都能往她身上甩。

散會的時候，她聽見蘇曼跟前台小妹咬耳朵，不小心能正好讓她聽清楚的音量，簡直拿捏得恰到好處：“真不知道她怎麼混進來的，除了會擺弄些破資料，啥也不會，活該。”

冷風順著衣領灌進去，吳憶憶打了個寒顫，終於忍不住，抱著胳膊蹲進了消防樓梯間。

樓梯間的聲控燈忽明忽暗，她把臉埋在膝蓋裡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倒不是委屈，畢竟次數一多，早就麻木，此時此刻真是憋得慌，卻似乎找不到一個絕對安全的出口。

手機嗡嗡震了兩下，是三姑的電話。她猶豫了三秒，還是劃開了接聽鍵。

“憶憶啊！你怎麼還不睡覺？是不是又加班呢？”三姑的大嗓門透過聽筒震得她耳膜疼，“跟你說個事兒，郭珂回國了！就在上海！年薪好幾百萬呢！人家現在出息了，找的女朋友都比你小兩歲，又漂亮又懂事......”

郭珂。

這個名字像根刺，猛地紮進吳憶憶的心臟。

大二開始的那三年，她跟郭珂形影不離。他說喜歡她的安靜，喜歡她看書時眼裡的光。後來她本校讀研，他出國深造。異地戀一年間，她每天算著時差跟他聊天，業餘時間兼職攢錢買機票想給他驚喜，結果等來的卻是沒有任何告別的斷聯。

她後來才知道，郭珂出國不到半年，就跟同校的富家女好上了。

“你說你，都二十九了，還單著！女人過了三十就是豆腐渣！我看你就是太倔，當初郭珂那麼好的條件，你怎麼就不知道珍惜，死死拽住......”

三姑還在喋喋不休，吳憶憶捏著手機的手指浸著少許汗液，找不到著力點，感覺多聽一秒手機就要滑掉，終於忍無可忍，低聲說：“三姑，我累了，先掛了。”

不等對方反應，她直接掛斷了電話，順手把手機調成了靜音。樓梯間裡只剩下她的呼吸聲，一聲比一聲沉。

她掏出手機，漫無目的地刷著朋友圈。郭珂的動態占了半屏——他穿著高定西裝，站在外灘某高級餐廳的頂樓露臺上，身後陸家嘴三件套不斷變換的燈光格外刺眼。身邊挽著個妝容精緻的甜美女孩，配文：“回國啦，上海的夜真美。”

底下一堆人點贊評論，全是“郎才女貌”、“天作之合”、“恭喜大佬衣錦還鄉”。

吳憶憶的手指頓在螢幕上，突然感到有點噁心想吐。

她退出朋友圈，點開公眾號列表，指尖隨便一劃，一篇標題跳進了她的視線——《如果一群人孤立你，說明你有過人之處：合群的人就像俄羅斯方塊，註定被吃掉》，作者：未來學長。

鬼使神差地，她點了進去。

文章很長，沒有雞湯味的口號，只有平鋪直敘的文字：“一個人，如果能取悅所有人，這個人一定是小人。如果一群人孤立一個人，這個人一定不是凡人。強者獨行，弱者成群。”

每一句話，都像精准踩中了她的神經。

她想起自己總被同事背地裡說“高冷”、“不合群”；想起自己寧願在午休時啃著三明治看書，也不願跟她們一起聊八卦追劇；想起自己因為不擅長逢迎，連升職的機會都被蘇曼搶了去。

其實她心裡清楚，這一切不是她的問題，但也知道自己身邊，並沒有人堅定地站她。

眼眶突然有點熱。

她往下翻，看到文末有個私信入口，灰色的小圖示，像個沉默的樹洞。

吳憶憶的手指懸在螢幕上，猶豫了足足有十分鐘。

她這輩子，從沒跟陌生人傾訴過心事。她習慣了把所有情緒都憋在心裡，自己消化，像只受傷的刺蝟，縮成一團，自己舔舐傷口。

可今天，她實在撐不住了。

指尖落下，敲下一行字，刪了又改，改了又刪，最後只剩下五個字：

“撐不下去了。”

發送成功的那一刻，她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，長長地舒了口氣。

她沒指望會有回復。畢竟，公眾號博主那麼忙，哪有時間搭理一個陌生讀者的無病呻吟。

她把手機揣回口袋，站起身，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塵，準備回工位收拾東西回家。

就在這時，手機突然“叮咚”響了一聲。

是私信的提示音。

吳憶憶的腳步頓住，她顫抖著手掏出手機，點開那條新消息。

螢幕上，一行黑色的小字清晰可見：

“說說看，是誰讓我們的小刺蝟收起了尖刺？”

吳憶憶愣住了。

她明明只說了“撐不下去了”，對方怎麼就能夠精准描述自己現在的狼狽狀態？

淩晨十二點的消防樓梯間，聲控燈突然滅了。

黑暗中，吳憶憶攥著手機，指尖冰涼，心跳卻快得像是要跳出胸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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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螢幕的光映在吳憶憶臉上，亮得晃眼。如果此時正好有面鏡子，那麼鏡子裡絕對是一張女鬼震驚的臉。

她盯著那句親昵的“是誰讓我們的小刺蝟收起了尖刺”，足足愣了半分鐘。 

這人是誰？回復一個陌生人的私信竟然是如此親密的口吻。他怎麼知道她現在的狀態？

難道是公司的同事？不可能，她從沒跟任何人吐露過自己的心事。

難道是郭珂？更不可能，他現在正美人在側、春風得意，哪有閒工夫關心她的死活。

無數個問號在腦子裡盤旋，吳憶憶咬了咬下唇，像是賭一把似的，劈裡啪啦敲下一大段話。

她沒組織語言，想到什麼寫什麼，把憋在心裡的煩悶一股腦倒了出來：

“我今天被同事陷害，她篡改了我的專案資料，領導不分青紅皂白就罵了我一頓。同事們都看我笑話，沒人幫我說話。我已經29歲了，談了三年的男朋友，異地戀才一年就甩了我，現在他回國了，混得風生水起。家裡的親戚天天催婚，說我沒人要。我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好像全世界都在拋棄我。都說情場失意職場就會得意，怎麼到我這就變得哪哪都不順。”

發送鍵按下去的那一刻，她有點後悔。太矯情了，像個怨婦。

一個陌生的博主，怎會願意聽她這些雞毛蒜皮的煩心事？

吳憶憶自嘲地笑了笑，把手機塞回口袋，轉身走出了樓梯間。

工位上的東西還亂糟糟地堆著，她歎了口氣，開始收拾。鍵盤、滑鼠、筆記本，還有那個裝著原始資料的U盤——這是她最後的底牌，她沒敢交出去。

就在她彎腰收拾抽屜的時候，手機又“叮咚”響了一聲。

她的動作一頓，胸口像有一面大鼓在不斷加快敲擊的節奏。

不會吧？這麼快就回復了？

她幾乎是小跑著回到消防樓梯間，鎖上門，才敢掏出手機。

新消息果然來了，而且是兩條。

第一條是：“專案資料的原始備份還在嗎？看看代碼注釋區是不是有類似別人名字的縮寫？”

第二條緊跟著：“把原始資料和備份檔案打包，直接發給大領導，附上一份資料對比報告，標注出被篡改的地方。對付這種人，不必留情。”

吳憶憶的眼睛猛地睜大。他怎麼知道？

她攥著手機的手指開始發抖，血液像是瞬間沖上了頭頂。

她沒有猶豫，立刻回到工位，打開電腦，插上U盤。果然，原始資料的第三行代碼注釋區，那個“SM”縮寫赫然在目——那是蘇曼的名字縮寫，也是她的慣用手法，以前做小組作業時，她就喜歡在注釋區留自己的標記。這麼明顯的破綻，先前自己肯定是被氣昏了頭而忽略掉了。

吳憶憶的心裡像是燃起了一簇火苗。

她按照“未來學長”說的，把原始資料和被篡改的報告做了對比，生成了一份詳細的對比報告，標注出每一處修改的痕跡，然後找到大領導的郵箱，把檔打包發了過去。

郵件主題她想了想，敲下：“關於使用者行為分析報告資料異常的說明及原始資料備份”。

發送成功的那一刻，她長長地舒了口氣，心裡的憋悶消散了大半。

做完這一切，她才想起回復那個陌生的博主。

“你怎麼知道代碼有名字縮寫？”

消息發出去，幾乎是秒回。

“猜的。有些人總喜歡在細節處無意識地留痕跡，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厲害，否則就無法證明自己的存在。”

吳憶憶忍不住笑了。這個博主，有點意思。

她又問：“那親戚催婚怎麼辦？”

這次回復更快：“懟回去。她要是說你沒人要，你就問她‘你女兒的二胎學區房搞定了嗎？’；她要是說你太挑，你就問她‘你家兒子的工資夠還房貸嗎？’；她要是說女人要早點結婚，你就問她跟姑父吵架的時候，有沒有後悔早結婚？”

吳憶憶看著螢幕上的話，笑得眼淚都快出來了。

這都是什麼人間清醒發言？

她咬著唇，忍住笑意，還有點逗趣的意味：“那前男友呢？他回國了，還發朋友圈炫耀，我看著就心煩。”

回復來得依舊迅速：“拉黑。眼不見為淨。他配不上你，是他的損失。你值得更好的。”

“更好的”三個字，像一道火苗，瞬間竄進了吳憶憶的心裡。她已經很久沒聽過這樣的話了。

讀書時，郭珂說她太內向，也太冷靜，讓她多學學別的女生，溫柔一點，活潑一點，說他一定會好好保護自己心愛的小女人。

同事們說她太木訥，不懂人情世故。親戚們說她太倔，眼光太高。

只有這個陌生的博主，說她值得更好的。

吳憶憶眨巴著羽毛扇子一樣的睫毛，表面鋪上了朦朦一層水霧。

她吸了吸鼻子，打字：“謝謝你。”

“不客氣。”

“對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吳憶憶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問出了口。她不想一直用“博主”來稱呼他。

螢幕那頭沉默了幾秒。

就在吳憶憶以為對方不會回答的時候，一條新消息跳了出來：

“我叫衛萊。”

衛萊。吳憶憶在心裡默念著這個名字。

字音清越，像山澗的清泉，叮咚作響。她感覺自己患上了心率不齊的毛病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被一個陌生人的名字牽動得心神不寧。

“衛萊”，“未來”？吳憶憶突然覺得，這個淩晨，好像也沒那麼難熬了。

當她收拾好東西，走出寫字樓的時候，天邊已經泛起了魚肚白。清晨的風帶著涼意，吹在臉上，卻讓人覺得格外清醒。

她掏出手機，想了想，給衛萊發了條消息：“我回家了，謝謝你。”

幾乎是立刻，回復跳了出來：“路上小心。到家記得報個平安。”

吳憶憶的嘴角，忍不住彎起一個小小的弧度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城市的另一端，一間燈火通明的公寓裡，一個男人正盯著電腦螢幕上的聊天介面，手指懸在滑鼠上，眼神複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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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螢幕上的聊天視窗，還在閃爍著微光。

而吳憶憶，正踩著清晨的第一縷陽光，腳步輕快地往家走。她的心裡，像是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，帶著微弱的對未來的希望，悄悄發了芽。

吳憶憶是被手機鈴聲吵醒的。

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，照在她臉上，暖融融的。她迷迷糊糊地睜開眼，摸過手機一看，是領導的電話。

她的心猛地一緊，瞬間清醒了——難道蘇曼又搞什麼麼蛾子了？

她深吸一口氣，劃開了接聽鍵。

“憶憶啊！”領導的聲音跟昨天判若兩人，隔空就能感受到滿是笑意，“昨天的事是我不對，冤枉你了！你發的那份對比報告我看了，資料一目了然！蘇曼那丫頭，膽子也太大了！我已經把她停職反省了！你放心，這個項目還是由你來負責！”

吳憶憶愣住了。她沒想到，事情竟然會如此順利。

“謝謝領導？”她反應過來，難以置信地說道。

“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！要不是你細心，咱們公司損失可就大了！”領導的語氣越發和善，“對了，這個項目要是能順利完成，獎金翻倍！”

掛了電話，吳憶憶坐在床上，還有點回不過神。

她隨手點開手機，一眼就看到了衛萊的對話方塊。昨天晚上，她到家後給他報了平安，他回復了一個“晚安”的表情。

就是這個素未謀面的男人，只用了幾句話，就幫她解決了困擾她很久的難題。

吳憶憶想了想，給他發了條消息：“謝謝你的建議，問題解決了！領導給我道歉了，蘇曼被停職了！”

消息發出去，她沒指望立刻得到回復——畢竟，現在才早上八點，大多數人都還在睡覺吧？

可她剛放下手機，“叮咚”一聲，回復就來了。

“恭喜。我就知道，你才不是一隻任人拿捏的軟柿子。”

吳憶憶看著螢幕上的話，忍不住笑了。這個衛萊，說話怎麼這麼對胃口？

從那天起，吳憶憶的生活，像是多了一道光。她跟衛萊，開啟了全天候的聊天模式。

早上七點，她會收到他的消息：“早安，記得吃早餐。”

中午十二點，他會問她：“今天的午餐是什麼？有沒有好好吃飯？”

晚上十點，他會提醒她：“別熬夜，早點休息。”

他像是住在了她的手機裡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她發私信，他總能秒回。

吳憶憶不是沒有疑惑過。

他不用上班嗎？不用睡覺嗎？怎麼會有這麼多時間陪她聊天？

可每次她問起，衛萊都只是輕描淡寫地說：“我工作時間比較自由。” 吳憶憶也就沒再多問。她太貪戀這種被人在乎的感覺了。

衛萊懂她的所有喜好。

她喜歡看科幻小說，他就能跟她聊《三體》的黑暗森林法則，聊《銀翼殺手》的哲學思辨，聊《沙丘》的宏大世界觀。他甚至知道她最喜歡的科幻作家是特德·薑，還跟她討論《你一生的故事》裡的語言學和物理學。

她突發奇想的想要吃辣，他就會推薦上海的幾家隱藏川菜館，還會提醒她“但是也別吃太辣，對胃不好”。

她加班到深夜，他會遠程給她打氣，提醒她優化資料模型，用更簡潔的代碼，實現更精准的視覺化效果。

有一次，她負責的項目遇到了一個技術難題，她熬了兩個通宵都沒解決。她抱著試試看的心態，把問題發給了衛萊。

沒想到，他只用了半個小時，就給她發來了一套完整的解決思路。她按照思路在方案上進一步優化，難題迎刃而解。

專案提交後，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讚揚，領導當著全公司的面表揚了她，還給她漲了工資。同事們看她的眼神，從之前的輕視，變成了羡慕。

吳憶憶的日子，漸漸美了起來。她不再是那個任人欺負的軟柿子，而漸漸成了公司裡的技術骨幹。

她開始學著打扮自己，摘掉了常年戴著的黑框眼鏡，換上了隱形眼鏡。她開始穿顏色鮮亮的衣服，不再是一身黑白灰。

她的顏值本就屬於清冷氣質，只是以前被厚厚的眼鏡和寬鬆的衛衣掩蓋了鋒芒。現在卸下厚厚的盔甲，露出清麗的五官、精緻的臉龐、和凹凸有致的身段，走在大街上，引來不少目光。

夏夏是她的室友，也是她在上海唯一的朋友。看到她的變化，夏夏忍不住調侃：“你最近不對勁啊！是不是談戀愛了？”

吳憶憶老臉一紅，嘴硬道：“沒有！就是認識了一個網友。”

“網友？”夏夏挑眉，湊過來八卦，“男的女的？帥不帥？多大了？”

“男的，不知道帥不帥，沒見過。”吳憶憶有點心虛，“他是個職場博主。”

“職場博主？”夏夏嘖嘖稱奇，“行啊你！悶聲幹大事！快給我看看他的照片！”

“沒有照片。”吳憶憶搖搖頭，“他沒發過。”

夏夏撇撇嘴：“神秘兮兮的。不過看你這滿面含春的樣子，肯定是對人家有意思了。”

吳憶憶更窘了，嘴上反駁：“才沒有！”

心裡卻像是揣了只兔子，怦怦直跳。因為這幾個月來衛萊和她的聊天裡，不知從何時起，開始“寶貝”長“寶貝”短了，而她居然也心安理得的默認了這樣的稱呼。

她不得不承認，她對衛萊，是有好感的。這種好感，不僅僅是感激，還摻雜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，隔著網線的曖昧與心動。吳憶憶甚至覺得這樣的聊天關係，也許聊一輩子都不會膩煩。

她開始好奇，衛萊到底長什麼樣？他是高是矮？是胖是瘦？是不是像他的文字一樣，溫柔、可靠，還帶點小幽默和傲嬌？

有一次，她忍不住問他：“衛萊，你長什麼樣啊？”

衛萊沉默了很久，才回復：“寶貝兒，等你見到我的時候，就知道啦。”

吳憶憶看著螢幕上的話，心跳漏了一拍。見到他的時候？他們會見面嗎？

這個念頭一冒出來，就像是藤蔓一樣，在她心裡生長。她開始期待，期待與他見面的那一天。

而讓吳憶憶開始憧憬見面的這個男人，面對著電腦螢幕眉頭緊鎖。

他的指尖輕輕劃過螢幕上吳憶憶的頭像，眼神裡，充滿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。

他低聲喃喃自語，“我好像......越來越喜歡她了。”

螢幕右下角突然閃爍了一下，彈出一行小字：

“喜歡就去追啊。”

衛萊看著那行字，苦笑了一聲。

追？他怎麼敢？



	[image: ]

	 
	[image: ]





[image: ]


第4章 懟人

[image: ]




蘇曼停職反省了一周，又被派了三個月的外勤，終於回來了。

她穿著一身名牌連衣裙，臉上化著名媛典型的妝容，蹬著細高跟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還故意挺了挺胸，一副趾高氣昂的架勢。

可當她看到吳憶憶工位上擺放著的“季度優秀員工”獎盃時，臉色瞬間僵住。辦公室裡的氣氛，有些微妙。

同事們都低著頭，假裝忙著自己的事，沒人敢跟蘇曼打招呼。畢竟，誰都知道，一向無往不利的蘇曼這次是栽在了吳憶憶手裡。

蘇曼咬了咬下唇，走到吳憶憶的工位前，兩根手指把玩著手腕上的梵克雅寶四葉草手串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憶憶姐，恭喜啊，得了優秀員工。”

吳憶憶正在忙著優化資料模型，頭也沒抬，淡淡地回復：“謝謝。”

蘇曼的臉色更難看了。

她以為吳憶憶會像以前一樣，對她客客氣氣，甚至她還能感覺出些許討好。沒想到，眼前這個臭丫頭，竟然這麼冷淡。

她心裡的火氣“噌”地一下就上來了，陰陽怪氣地諷刺：“哎呀，還是憶憶姐厲害，隨便發個郵件，就能讓領導把我停職。不像我，只會埋頭苦幹，不會耍小聰明。”

這話一出，辦公室裡的空氣瞬間凝固了。同事們都抬起頭，偷偷看向這邊。

吳憶憶終於停下了手裡的動作，抬起頭，摘掉了耳機。

她的眼神平靜無波，看著蘇曼，緩緩開口：“蘇曼，第一，我發的不是隨便的郵件，是原始資料和對比報告。第二，你被停職，不是因為我，是因為你自己犯錯。第三，埋頭苦幹和耍小聰明，是兩碼事。”

她的聲音不大，卻字字清晰，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
蘇曼愣住了。她沒想到，以前那個悶不吭聲的小透明吳憶憶，竟然敢這麼跟她說話。

她惱羞成怒，提高了音量：“你少在這裡裝清高！誰知道你那個資料是不是偽造的！說不定是你蒙蔽了領導......”

“哦？”吳憶憶挑眉，打斷了她的話，“你的意思是，領導眼瞎，分不清原始資料和篡改資料？還是說，你覺得全公司的人，都是傻子？”

她頓了頓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諷：“對了，你不在的這幾個月，專案進度已經超前了百分之二十。甲方很滿意，說要給我們團隊發獎金。可惜啊，你被停職又除名，獎金應該是拿不到了。”

蘇曼的臉，瞬間變得慘白。獎金！她最在乎的就是獎金！

她咬著牙，手指攥得發白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吳憶憶看著她的樣子，心裡沒有一絲波瀾。換作以前，她肯定會想著忍忍就過去了，現在一口氣吐出來，簡直乳腺通暢。

現在，她有底氣了。這份底氣，大部分是衛萊給她的。

是他教她，要學會反擊，學會保護自己。是他讓她明白，善良如果長不出牙齒就是懦弱。老祖宗的話很有道理，小人畏威不畏德，所以要與講道理的人講道理，與耍流氓的人耍流氓。

蘇曼看著吳憶憶眼底的冷漠，她不再糾纏，轉身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位。

辦公室裡，一片寂靜。同事們看著吳憶憶的眼神，充滿了震驚和欽佩。

吳憶憶卻像是沒事人一樣，重新戴上耳機，繼續忙著自己的工作。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的心快蹦到嗓子眼啦。

她拿出手機，給衛萊發了條消息：“我剛才懟了蘇曼，超爽！”

幾乎是秒回：“幹得漂亮！就該讓她知道，你不是好惹的。”後面還跟了一個戴滿珠寶戒指的大拇指點贊的表情。

吳憶憶看著螢幕上財大氣粗的表情包，忍不住笑出了聲。

她的嘴角彎起一個甜甜的弧度，眼睛裡，閃爍著自信的光芒。

從那天起，辦公室裡再也沒人敢欺負吳憶憶了。

蘇曼見到她，總是繞著走。同事們也開始主動跟她打招呼，甚至有人跑來向她請教技術問題。

她的工作越來越出色，領導對她越來越器重。她的生活，也變得越來越充實。她開始學著做飯、養花、寫作、享受生活。

她不再像以前一樣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，對著電腦發呆。她開始走出家門，去逛書店，去看電影，去吃衛萊推薦的各種飯館。

每次出門，她都會拍一堆照片，發給衛萊。衛萊總是會認真地回復，跟她一起分享這份久違的快樂與自在。

他們的聊天內容，越來越豐富。從工作到生活，從興趣愛好到人生理想。他們像是認識了很久的知己，有著說不完的話。

吳憶憶覺得，衛萊應該就是上天看她太淒慘太可憐，熬不過自己會痛的良心，而給她派發的靈魂伴侶。

他懂她的沉默，懂她的脆弱，懂她所有的小心思。

她越來越期待，與他見面的那一天。她甚至開始想像，見面的時候，她該穿什麼衣服，該說什麼話。

而此時的衛萊注視著電腦螢幕，眼神溫柔。

螢幕上，是吳憶憶發來的自拍照片。

照片裡的她，身著一件米色POLO衫，站在書店的書架前，手裡捧著一本科幻小說《一夢無回》，笑得燦爛無比。

陽光灑在她的身上，像是給她鍍上了一層金邊。

衛萊的指尖，輕輕劃過螢幕上她的笑臉，低聲說：“憶憶，等我。”

吳憶憶收到衛萊的消息時，正在鏡子前糾結。她手裡拿著一支幾百年沒碰過的口紅，猶豫著要不要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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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週末，她約了夏夏去逛街。夏夏說，要帶她去買新衣服，嫌棄她最近的穿搭有點太“老幹部”了。

吳憶憶對著鏡子，看著自己素淨的臉，有點犯愁。

她很少化妝。

讀書的時候，她整天泡在圖書館，根本沒時間化妝。工作以後，她忙著搞技術，也懶得化妝。

她總覺得，化妝太麻煩了，戴上眼鏡後遮掉一大半面積，費力不划算。而且，她有點小自卑，覺得自己的長相，混在人群裡實在普通。

可夏夏卻說，她是標準的“古典氣質美女”，只是被自己的不修邊幅掩蓋了真容。

“你摘掉眼鏡，化個淡妝，絕對驚豔！” 夏夏是這麼說的。

吳憶憶抿了抿唇，還是放下了口紅。她覺得自己氣血充足，元氣滿滿，自然一點，挺好的。

於是果斷換上了一條簡單的白色T恤和牛仔褲，紮了個馬尾辮，戴上了隱形眼鏡。

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皮膚白皙，五官精緻，眼睛明亮，長長的睫毛因為沒有眼鏡的阻擋顯得根根分明。

好像......確實比戴眼鏡的時候好看一點。

她掏出手機，想了想，打開攝像頭，拍了一張素顏照。照片裡的她，沒抹脂粉，沒有濾鏡，笑得有點靦腆兼幼稚。

她盯著照片看了半天，手指懸在發送鍵上，猶豫了很久。要不要發給衛萊？他會不會覺得她不好看？

她咬著唇，心裡像是有兩個小人在打架。

一個說：“發吧！他要是真的喜歡你，不會在乎你是不是化妝的。”

另一個說：“別發！萬一他覺得你不好看，不理你了怎麼辦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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